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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守安定最近不大對勁。 
  
坐在梳妝台前一邊整理瓶瓶罐罐的保養品、加州清光一邊時不時地朝角落裡捧著書讀的正入

迷的安定瞥個幾眼。彷彿偷窺狂一樣的行為前前後後已經持續了快一個禮拜，清光也不禁覺

得自己的舉動挺讓人咋舌，可是沒辦法，在查出安定的反常究竟因何而生之前、他是不打算善

罷甘休的。 
 
這所謂的『不對勁』從表面上看來大概不是那麼明顯，畢竟安定在外表上除了前陣子稍微修短

了的瀏海以外並沒有絲毫變化、看起來挺溫柔乖巧實際上嘴巴卻壞得要命的死性子也是一如

往常。清光曾經多次向新撰組的好友們提及安定的近況，卻老得到『咦？有嗎？』、『是你想太

多了吧』諸如此類無趣的回應，就連總是細心照料他們的審神者也在聽聞清光的主張時，頭上

跟著冒出了好大一個問號。 
 
可是就是不太對啊，清光十分堅持，要舉例的話他也是能立刻就講出不少的。譬如兩人跟著一

軍一起出陣時、他發現安定擊敗敵人所花費的時間變得比以往更長了些；譬如安定本來都會

拿休息時間來補眠或是看點書打發時間的、近幾次卻總看到他在望著遠方放空；又譬如以前

總是三句不離前任持主的安定，最近口頭上提起沖田君的次數似乎在減少。儘管聽起來都是

很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清光深信安定身上這些細微的異變肯定是大有理由在，否則── 
 
「喂。」 
「………」 
「喂、喂，加州清光。」 
「……咦、欸？哇啊啊！等、安定你剛才叫我了嗎？」 
 
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裡無可自拔的清光被安定的呼喚聲嚇了跳、整個人差點沒從椅子上摔下

來，他穩住身子回過頭一看，剛才還埋首於文字之中的安定早已闔上書、以有些銳利的眼神直

盯著自己瞧。 
 
「我說清光你啊，要放空就算了、幹嘛看著我放空啊？感覺怪噁心的。」安定一臉蔑視的質問道

，看來是被對方赤裸裸的視線搞得有點煩躁了。而清光儘管實際上挺心虛的，卻還是裝沒事一

樣地大聲反駁回去： 
「我──我又不是有意要盯著你看的，只是碰巧、碰巧而已啦。」 
「這算哪門子巧合啊？再說你也太激動了吧，我不過是問問而已，被別人一直盯著很難專心看

書耶。」 
 
安定淡然的應答讓清光聽得一愣一愣，他眼看對方不發一語地抱起方才就放在腳邊的換洗衣

物堆走出房間，不禁虛脫地癱軟在附著把手的木椅上。好險啊，他暗想，雖然是被發現了，但

畢竟不是多大不了的事、安定也沒打算繼續追究，這樣就行了。 
 
其實清光也不是沒有想過直接開口向安定確認，但他太清楚大和守安定這個人，知道對方總

愛將煩心事藏得死死的、且絕對不會在萬劫不復之前向身邊的人開口求助，若是主動問出『最

近是不是發生了什麼啊』的話，安定肯定會裝傻個兩三句就將自己的疑問給忽攏過去。清光最

討厭這種感覺，明明就沒有保密的必要卻還是半個字都不肯透漏，搞得好像自己多不能信任

一樣。 



 
他嘆了口氣，伸手拿起一瓶去光水、扭開瓶蓋打算卸掉手上早已開始剝落的大紅色指甲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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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和守安定發生那一點小口角後又過了幾天，正當清光都已經準備好舉雙手投降、承認自

己大概太小題大作時，事情忽然有了轉機。 
 
這一晚清光在睡前和堀川國廣在大夥共用的和室裡聊得太開心、一連灌了四五杯烏龍茶下肚

，結果過了午夜十二點都還睡意全無。他是知道部分茶類裡含有發揮不完全所殘留的咖啡因、

也知道有人會因為就寢前飲茶而失眠，卻沒想到自己也擁有這種麻煩的體質。此刻，他正縮在

榻榻米地板上鋪著的被褥裡頭、睜大了眼睛盯著純白的紙拉門發呆。 
 
現在到底幾點了？清光在心底反覆猜測，身處在漆黑的環境裡令他無法看清牆上掛鐘指著的

數字。躺在自己身側的大和守安定似乎早已進入夢鄉、安穩的呼吸聲幾乎蓋過了指針前行時

所發出的喀啦聲響。揉了揉眼睛，清光想起之前聊天時鯰尾告訴自己的秘訣──睡不著的時

候、數羊就好了。雖然聽起來是挺笨的，但就這麼躺到天亮後睡眼惺忪的出陣也不是辦法，稍

微一試也無妨。 
 
「一隻羊、兩隻羊、三隻羊……」                                        ​  
 
微弱的氣音於是在一片靜默中響起，加州清光閉著眼睛喃喃數數，腦海中浮現的是披著柔軟

白毛的綿羊們輕巧躍過柵欄的模樣。以前跟著沖田君一塊的時候他鮮少遇過馬以外的動物，

綿羊究竟長什麼樣也是從現任持主喜愛的繪本裡頭看來的。 
 
啊、說起來，和自己一起把繪本看完的人是安定啊…… 
 
就在大和守安定的身影倏地竄過心頭時，一旁原本動也不動的被窩裡頭忽然傳來一陣窸窸窣

窣的聲音，把意識漸趨模糊的清光嚇了好大一跳。 
 
是安定？安定被自己吵醒了嗎？還是只是起來上個廁所？耳邊清楚傳來衣料相互摩擦以及棉

被掀起的沙沙聲，清光悄悄翻了個身，眼角餘光瞥見從地板上坐起的大和守安定正要披上他

睡前放在枕邊的天藍色羽織。為了不被對方發現自己其實還清醒的很，清光闔上眼、僅透過右

眼勉強擠出的一條細縫來確認安定的行動。他看見留著暗色長髮的友人按著大腿站起身、無

聲無息地往梳妝台的方向走去。 
 
大和守安定挺直了腰桿在梳妝台的大鏡子前坐下，用梳子耙了幾下睡亂的頭髮後很是熟練地

綁起跟平時並無二樣的馬尾。仍然假寐的清光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裡，不禁要感到疑惑。多虧他

和安定兩人朝夕相處的關係，他們對彼此的生活習慣都是一清二楚，清光知道安定只有在需

要外出的時候才會綁頭髮，平時就常看他洗了澡後披著那頭長髮在本丸裡四處走動。 
 
所以安定要去哪裡？眼看對方梳妝完畢後拉開紙門踏上了長廊，清光也沒再多想，跟著小心

翼翼地爬起身、隨手抓上掛在門邊的黑色皮外套，鬼鬼祟祟地步出房間。 
 



清光的腳步放的極慢且輕，如履薄冰般地穿過長廊、進到起居室裡時，似乎已經不見對方蹤

影。他又仔細地環視了下周圍，目光在掃到緣廊外頭那塊長滿雜草的空地時停頓了數秒，從他

的角度，隱隱約約可看見遮蔽用的拉門後方那道晃著馬尾的身影正要往西北方前進。咬了咬

下唇，清光再次邁開步伐、打算要尾隨安定到底。 
  
 
結果清光的跟蹤狂舉止就這麼持續了半小時以上。 
 
安定的目的地至此仍舊不明，清光已經跟著對方穿越了杳無人煙的老舊住宅區、和白天相比

簡直像座鬼城的商店街、以及自己出陣時偶爾會經過的樹林，離自己幾步之遙的那人卻完全

沒有要停下腳步的意思。 
 
一路上的所見所聞對清光而言都算不上陌生，不因前幾回外出時留下的深刻印象，卻是因為

這幾周以來、他們所身處的正是加州清光與大和守安定曾經確實存活過的幕末時代。他還記

得他們剛抵達的前幾日，他和安定晚上都睡的不怎麼好，畢竟平時所見的一花一草都在毫不

客氣地將生於當代的他們往回憶的泥沼裡拖行。 
 
真是懷念啊，一邊踏過狹窄的小徑、清光一邊暗暗感嘆。那些賣酒的店舖也好、兩三層樓高的

旅社也罷，都與他記憶中的景象如出一轍，幾百年前他或許是作為一把刀由沖田總司佩戴著

行經這些地方，幾百年後的他卻是以人的姿態穿梭在熟悉的大街小巷，他知道他無論如何都

無法回到當初，也只能苦笑著接受時間的洗禮。 
 
正當身陷往事的清光準備再多往前跨個幾步時，卻赫然發現前頭的安定已經減緩了行走的速

度。清光看了看四周，終於察覺這塊與後方樹林相連接的小空地離他們前幾日與敵方交戰的

地點十分接近。他往後退了些躲進樹影之間，睜大眼睛要將安定的一舉一動都看個仔細。 
 
大和守安定在空地的正中央踩了煞車。恰巧這一晚的月光特別明亮，一把灑下來將毫無遮蔽

的安定給照的一清二楚。他甩了甩頭，像是下定決心似地深吸了口氣，然後以那副清亮的嗓音

喊道： 
 
「我按照約定來會面了，你也差不多該出現了吧？」 
 
埋伏在安定正後方的清光此時自然是一頭霧水，安定跑到這種地方來是打算跟誰見面呢？可

還來不及等他自行推敲，那位令清光好奇不已的當事便踩著滿地落葉、從對面的樹林裡緩步

走了出來。 
 
下一秒，加州清光驚愕地摀住了嘴巴，彷彿不這麼做的話就會忍不住叫出聲來似地。 
 
那可是敵軍的人啊，他在心底大聲咆嘯著。歷史修正主義者的軍隊一員理所當然地現身了，既

不是騎著馬、從外觀上來看更未攜帶任何嚇人的武器，只有那身引人注目的鎧甲在黑夜中閃

閃發亮。 
 
「沒想到你真的會前來赴約，」對方開口道，低啞的嗓音聽起來有幾分恐怖，「我感到很高興啊

，你做出了正確的決定。」 



「我把話先說在前頭，我可從來沒有答應要跟你們合作。我不知道你們那邊的人為什麼要在交

戰的時候三番兩次和我接觸，但在弄清楚你們到底在打什麼鬼主意之前，我是絕對不可能把

你們當作『同伴』看待的。」 
 
安定答得泰若自然，這一席話卻給清光帶來不小的震撼。原來敵方趁著兩邊交手時試圖要接

近安定嗎？這是怎麼回事？安定為什麼要乖乖聽他們的話、大半夜跑到這種地方來跟敵人談

判？多到數不清的疑問接連在清光腦海中像煙火一樣地炸裂開來，他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只

能默不作聲地繼續聽下去。 
 
「那當然，我們會好好地向你說明這次的來意，這點請你不必擔心。老實說，我相信你會非常

樂意接受我們的提案。」 
「哈？這是什麼意思？」不悅地皺起眉頭，安定似乎無法接受敵軍那副好像已經看透一切的傲

慢態度。 
「那我就不再拐彎抹角了。」敵方的人隨即接話，黑得發亮的鎧甲之下好像能看見一抹不懷好

意的淺笑，「實際上，我方想邀請你，大和守安定，成為我們的一員，並且為延續沖田總司的生

命而戰鬥。」 
 
話一出口的那瞬間，大和守安定的表情變了，而躲在後頭偷聽的加州清光渾身一震、反射性地

屏住了氣息。 
 
他覺得自己所認知的那個世界正在一點一滴的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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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回來，這可是屬於你們的幕末時代喲。 
 
站在最前頭向大家這麼說的主人臉上掛著淺淺的微笑，栗色的長髮被風吹得張牙舞爪、像是

正準備要展開狩獵的猛獸那般。這時代的風似乎始終都刮得如此狂妄，彷彿在向全世界宣告

著新時代以及新任君主的降臨。空氣裡佈滿了血腥味，那種鐵生鏽的味道剛開始聞起來的確

不舒服，待久了卻也能夠漸漸習慣。 
 
還要再適應這討人厭的環境一回，真夠麻煩的──這是加州清光再訪舊地時心裡冒出的第一個

念頭。他記得他那時還刻意沒去觀察身邊的大和守安定究竟是怎麼樣一副表情，因為他肯定

會覺得不好受。 
 
現在回想起來，應該要去注意的啊。要是當初有多加留意安定的行為舉止的話，事情是不是就

不會演變到眼下這畝田地了呢？半睜著眼睛望向頭頂上灰暗的日光燈管，清光不禁要懺悔。 
 
時間大約是清晨五點半，天已經快亮了，並不大刺眼的一點光線透著房間角落的玻璃窗灑落

視內一隅。自交戰處返回之後清光好像就再也沒有成功入眠過，幾小時以來他一直身處半夢

半醒的朦朧地帶，眼皮明明沉重的要命卻無論如何都睡不著。他翻了個身，晚他十分鐘左右回

到房間的大和守安定似是睡的正香、稍嫌孩子氣的那張臉映入眼簾。 
這傢伙怎麼還能睡得著呢，清光忍不住感到頭疼。 
  
 



幾小時前的那場跟蹤，清光其實是以果斷逃離現場的狼狽姿態收尾的。本來躲在樹叢裡的他

深信著大和守安定必定會果斷拒絕對方的提議、甚至掏出事先藏在懷裡的刀具當場和敵軍廝

殺一番，可從敵方口中吐出的『沖田總司』四字以及隨之而來那一陣令人倒胃的靜默卻令他的

信心動搖了。眼前好像模模糊糊能夠看見自己所熟知的安定突然換上另一副嘴臉、微笑著表

示同意合作的畫面。 
 
所以在安定說出『我會考慮』的那一瞬間，清光便再也不願繼續留在原處。 
 
他覺得他所見的一切景物都圍著他在轉圈，轉得他頭暈目眩、轉得他不禁一陣噁心想吐。趁著

自己仍未腿軟之前、他飛也似地奔離了那地方，沿著原路拚命地跑了起來。即使大量的體力消

耗讓他幾乎窒息、汗水滲透了他身上單薄的襯衣，他也未曾在中途停下腳步。 
 
直到氣喘吁吁地回到本丸、踏入與安定同寢的房間時，清光的情緒都仍無法平靜下來。榻榻米

上鋪著涼被還維持在離開前因為來不及整理而一片狼藉的狀態，他脫下身上的皮外套掛回門

鉤上，蹲下身來一邊抹去額間的汗滴一邊動手將自己的被褥恢復原狀。得快點才行，清光心想

，畢竟他不確定安定什麼時候會回到這，雖然照對方去時的腳程來看應該還需要花上一點時

間，但也萬萬不能因此而大意了。 
 
重新擺放枕頭時、視線不由自主地飄向了身邊空無一人的床墊，清光皺著眉頭滿臉不甘地咬

了咬下唇。他有太多太多事想要向安定問個清楚，卻又不知道怎麼開口。為什麼要聽從歷史修

正主義者的請求前去會面，為什麼在對方提出合作方案時沒有直接了當地拒絕，又為什麼最

終給出了那麼模稜兩可的答覆？每個疑問背後多少都藏了點加州清光內心最深處的恐懼與不

安，這些混沌的情緒如今就壓在他心頭上，令他難受得快要喘不過氣。 
 
將近半小時後、當頂著一頭亂髮的安定終於拉開房間的紙門時，清光還一邊閉著眼一邊思考

著這些得不到解答的問題。 
 
  
後來加州清光並未把自己的所見所聞告訴任何一人。儘管他在和堀川國廣與和泉守兼定相處

時總忍不住會想試探一下他們、儘管他曾經兩三回駐足於審神者的房門口躊躇不前、儘管他

睡前與大和守安定道晚安時腦中必定會浮現對方與敵軍夜半密會的畫面，他仍然是保持緘默

到底了。 
 
想想他覺得自己也是挺傻的，明明找個同伴商量商量、再將安定抓來好好質問一番的話事情

說不定就能解決了，可是他心底卻下意識地在抗拒著這種粗暴又簡單的解決方法。一方面或

許是考慮到安定自身的那些矛盾與糾纏不清的思緒並不會因此而消失，另一方面─說來有些

矯情─則是因為他不想讓安定在他人眼中成為背叛者一般的存在。 
 
清光和安定認識太久、太久了，久到即使他親眼見到了那樣的場景、甚至為此憂心的不得了，

內心深處卻還是願意去相信自己所熟知的那個安定，因為他不願認為並肩作戰了那麼久的夥

伴會爽快地拋下眼前所擁有的一切、投奔敵軍的懷抱。若是換成其他與他交情甚淺的刀士們，

究竟會怎麼想就不得而知了。要是先讓安定背上了叛賊的污名後才發現這不過是誤會一場的

話，那他又多麼冤枉？一想到這兒，清光就立馬打消了向他人求助的念頭。 
 
即使他自己都不大敢說，將這幽暗的秘密深埋在心底到底是不是個正確的決定。 
 


